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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山花，也画乡愁——

黄广银：真正的热爱
是控制不住的

记者王敏文/图

20 岁时，宁夏人黄广银凭一幅
《六盘云海》和自撰篆书楹联“贺兰叠
翠迎朝旭，黄河奔涌润塞川”在书画展
中崭露头角。如今32岁的他，已是宁
夏书法家协会与美术家协会双料会
员，也被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吸收为会
员。回望来路，他最羡慕的并非各种
荣誉，而是 20 岁时那个没日没夜打

磨一张画、不知畏惧为何物
的自己。他的水彩画厚

实凝重，又动静相宜；
他画桃花，远看像
“火焰出水”，近
看则如“人面桃
花”。他说，真正
的热爱是控制不
住的……

说起二十一二岁参加展
览的经历，黄广银的语气里没
有得意，反而带着怀念。“现在
回头再看，那就是正常的过
程。反而觉得近几年没什么
太大突破，好多成就都是二十
几岁时取得的。”他提到，历史
上许多大家名作都是在这个
年纪完成——“王希孟的《千
里江山图》就是十八岁画的”。
在他眼中，那个年龄的纯粹后
来很难复制：“没有太多功利
心，可能是人生状态最好的时
候。毕业以后要面对生活、生
存、工作的问题，没那么单纯
了。我倒希望回到那个时候，
不是当时的作品有多好，而是
羡慕那种充满憧憬、不畏惧任
何困难、勇往直前的劲儿——
可以没日没夜地熬夜，为了一
张画、一幅字不断地打磨。”

这份纯粹，其实从小就埋
下了种子。黄广银是固原彭阳
人，小时候在农村，拿什么画？
电池用完后拆开，里面那根黑
黑的碳棒，老家叫“煤钉子”，他
就拿来在院子里画。慢慢长
大，作业本、练习册都成了画
布。上初中时，有一次语文练
习册空着没做，空白处全画满
了画，被语文老师狠狠收拾了
一顿，“到现在记忆犹新”。提
起这些，他笑了：“就是纯纯的
兴趣，没有刻意要干什么。现
在也是，哪怕不买衣服都行，但
听到一种新的材料，或者面对
一张画需要新的工具，我都会
毫不犹豫地去买。兴趣大于吃
饭、大于生活，那你就可以把吃
饭的钱省出来。有钱没钱都可
以画画，只要自己喜欢，任何时
候都能画。在银川能画，回老
家院子也能画，出差也能画。
这是兴趣，是你对它的热爱程
度，以及由此建立的信念。”

黄广银大学读的是雕
塑专业，这似乎与水彩相
去甚远，他却从中获得了
独特的滋养。“雕塑的立
体感和量感，对水彩中那
种 厚 重 质 感 有 具 体 影
响。”他解释，雕塑讲究体
积、空间和材料的物质
性，这种思维让他在用水
彩表现山峦、古堡、黄土
丘陵时，自然带出了沉甸
甸的分量感。

毕业后，他又跟随北
方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左力光学习国画，同时涉
猎年画、剪纸等民间艺
术。“必须扩展自己的宽
度，不能只盯着水彩画。
要让所做的事情有深度、
有高度，有同行没有的东
西，就得从别的方向入
手。画外之功，必须要积
累。”在他看来，技法花几
年时间就能解决，但越往
后走，思想性的东西越重
要。“所以要读书，要有生
活阅历，要经历酸甜苦辣，
要有背井离乡的感受。然
后你画故乡，才有情感，才
知道离家的滋味，才能更
好地去表现故乡。”

他特别提到国画大家

陆俨少的话：“读书、写字、
画画，读书排在第一，然后
是写字，最后才是画画。”黄
广银正是这样做的。他画
西夏题材，从大学还没毕业
就开始关注贺兰山岩画、西
夏文字和宁夏本土元素。

“这期间我读了能搜到的几
乎所有相关书籍，看了像
《贺兰雪》、央视《神秘的西
夏》这样的影视剧，能搜到
的资料全看过了。”每画一
个题材，他都要先去读书，
了解背后的故事，了解时代
背景、经济、文化和历史。

“你要表现一个人物，就得
知道他在那个时代所处的
环境。”这并非每个画画的
人都能做到，但“要走得深
一点、快一点，就不能停留
在表面”。

理解了这一点，再去
看他的水彩画，就不难体
会那种超越技法的厚重
感——那不是颜料堆出来
的，而是读过的书、走过的
路、感受过的离别共同沉
淀出来的。他画《六盘云
海》时20岁，靠的是少年意
气；后来画西海固的乡亲，
画负重劳作的背影，靠的
就是这份“画外之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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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广银笔下最动人的，
莫过于那些桃花和杏花。每
年春天，固原彭阳的文旅山
花节办得热闹，而他的画里，
山花早已开了无数回。“主要
还是画家乡。”他说，“小时
候，春天漫山遍野的杏花盛
开在林间或山坡上，陪奶奶
放羊、采摘野菜，有时摘一朵
花别在头上、胸前。这种儿
时经历，是源泉。”

前些年他一直生活在外
地，曾憧憬过外面的高楼大
厦、江南烟雨。但待久了，内
心自然回归故土，“这种基因
里的记忆，怎么逃都逃不
掉”。于是，他画彭阳梯田的
杏花“如云似雪”，画桃花在
不同视角下变幻——远眺

“一团火焰出水来”，近观“人
面桃花相映红”。这种引导
观看者移动视角的视觉效
果，并非刻意炫技，而是源于
他对家乡花事的熟稔与深
情：他记得每一朵花在风里
的姿态，记得阳光穿过花瓣
的颜色，所以能画出那种从
远到近、从整体到局部都经
得起细看的层次感。

在技法上，他处理梯田
杏花时，会综合运用留白、晕
染、叠色等多种水彩语言。
水彩的透明特质适合表现花
瓣的轻盈，但梯田需要结构
感，他便让干笔触与湿画法
交替，使粉白的杏花顺着层
层梯田蔓延，仿佛大地温柔
的纹路。而那些“红云中夹
带绿意”的桃花，则通过控制
水分和色彩饱和度，使同一
幅画在不同距离和光线下呈
现出迥异的感受——这正是
水彩的魅力所在：它可以是
即兴的、流动的，也可以是反
复渲染、层层叠加的。

如今，他计划将固原的
社火、秦腔、非遗以及乡村振
兴后的新景象都融入作品。

“现在的西海固生态得到了
很大改善，小时候黄沙漫天，
现在满眼绿意。”他说，作为
一个画画的人、一个读书人，
能做的就是通过画笔去描述
家乡、歌颂家乡、记录新时代
的家乡。“乡亲们慢慢变富，
山山水水越来越好，我想画
出‘山花烂漫’的故乡春色，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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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开到家门口》

《田野》

《红辣椒串起好日子》

黄广银


